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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区域”的
形成与历史演变

黄民兴，吴　 月

（西北大学 区域国别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７）

摘　 要：本文首先对与“区域”概念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文主体划分

了“区域”概念历史演变的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这些阶段包括：远古部

落和部落联盟时代，即没有国家的“部落区域”；城邦时代，即小国林立的“文化 － 经济区

域”；文明多元的有限君主制王朝时代，即区域与国家的重合；文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

朝时代，即“文明区域”的形成；欧美殖民宗主国主导下的区域时代，即“殖民区域”（殖民

帝国）的形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殖民“区域”与独立“区域”的较量；冷战时代，即不同

意识形态的“区域”对立；后冷战时代，即全球化起伏形势下的“区域”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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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如火如荼，有关著述不断出版，相关讨论也十分热烈，有关“区域”和
“国别”的概念辨析即为其中一个方面，这里首先来看一下西方学者有关“区域”概念的定义。 在西方学

术界，有关“区域”的概念众说纷纭①。 多数作者同意“区域”包括特定的地理接近性和邻里关系［１］ 及相

互联系［２］，而也有学者强调“区域”有一定的文化同质性［３］ 或社区意识［４］，属于特定群体与特定空间之

间的文化关系复合体［５］。 罗伊·马克瑞迪斯（Ｒｏｙ Ｍａｃｒｉｄｉｓ）提出“区域”包括五个操作性标准：价值与

文化的互动；地理上的相近性；经济关系；权力关系与权力团体之间的政治互动；战略上的考虑②。 国际

关系学界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则提出，从国际关系的主流观点看，“区域”是
一个地理上聚集的国家子系统，其内部结构和进程方面的独特性使其区别于它所属的更广泛的国际体

系或社会；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出发，英联邦、小岛屿国家联盟、“第三世界”和亚太经合组织都不能被



称为一个区域；如果组成国际体系的政治单位（如前现代世界的“野蛮”部落）本身是流动的，区域也不

可能存在［６］２２ － ２３。 但也有不同观点，亨利·基辛格（Ｈｅｒ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７］ 和希拉·佩格（Ｓｈｅｉｌａ Ｐａｇｅ） ［８］ 都

把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地区组织算作“区域”。 此外，也有学者对“区域”进行了分类。 里乌库勒托

（Ｓｕｌｅｖｉ Ｒｉｕｋｕｌｅｔｏ）认为，“区域”可以被定义为次国家、超国家或跨国创造物［９］。 他所谈论的即是国内的

地区、由地理邻近形成的区域和超越地理因素的区域组织。 基辛格把“区域”划分为宏观区域（经济和

贸易集团，如欧共体、南方共同市场、亚太经合组织等）和微观区域（如巴斯克地区、墨西哥北部或东南

部），虽然后者指的是一国内的子单位，但在同一领土内建立了跨国生产过程，其技术、产品和投资的资

本遵循微观区域以外的外部利益①。
在国内学术界涉及“区域”概念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中，王逸舟指出，“区域”范畴正在超越单纯的自

然地理空间，向更广阔的维度扩展［１０］；谭萌分析了海外研究的“区域”知识谱系及其变迁［１１］；王启龙区

分了英语有关“区域”的多种表述（ａｒｅａ、ｒｅｇ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赵裴、姜锋突出了西方学术界对“区域”区分

敌我的研究特色［１３］；汪晖提出，在目的论的时间性框架下，西方的区域空间概念被时间化了，因而从属

于欧洲中心或日耳曼中心的历史叙述［１４］；李优、张宇权认为“区域”兼有地理事实和社会建构的双重特

性［１５］；王在亮、高英彤把西方不同的区域观念总结为物质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本体论和后现代主义本

体论三种［１６］；程美宝指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Ｔａｋｅｓｈｉ Ｈａｍａｓｈｉｔａ）在美国经济学家施坚雅（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ｋｉｎｎｅｒ）的“市场圈”理论基础上提出的“跨国”而非“国际”的区域研究取向具有重要意义［１７］２１。 上述

观点在总结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区域国别学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计划对“区域”概念及其与“国别”的关系做进一步的界定和探讨，然后重点从世界史的视

角分析“区域”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以就教于学界。 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本文对“区域”构成的定

义只限于民族国家。 就本文主题而言，目前国内外没有类似的研究。 经查阅文献，已有的研究包括：断
代性的世界“区域”研究②； 具体“区域”的历史研究（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这类研究数量大，涉及东亚、中
亚、东南亚、中东、中欧、拉美等区域及各种区域组织；也有学者研究“新的区域史”，诸如分裂的城市、欧
洲的“欧区”（Ｅｕｒｅｇｉｏｎｓ，如奥德拉姆，即波兰和德国之间从波罗的海到捷克边境的地区）以及所谓的潜

在国家（如加利西亚）的当代史［９］１２４。

一、有关“区域”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区域”的定义与特点

首先，区域国别学所研究的“国别”（ｃｏｕｎｔｒｙ），即国家，具体说就是作为现代国际关系基本单位的民

族国家。 “区域”（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ｅａ）就是由一些相互邻近的国家（还包括一些尚未独立、从而取得国家地位

的地区）组成的地理区域，它们在地理、气候、民族、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密切联

系，甚至具有某种类似性。 人们很容易认为“区域”与“国别”二者的特点鲜明，不容混淆，似乎不证自

明，但这只是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结论。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历史和现实中的区域与国家，我们就可以总

结出一些大致的特点：
第一，区域与国别概念的相对性。 首先是各国的版图各不相同。 一方面世界上存在一些领土很小

的“袖珍国家”；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领土辽阔的大国，这些大国（甚至一些中等国家）内部的情况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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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复杂，它们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地区”，如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 国内外学者有关中国是

文明国家（白鲁恂、马丁·雅克）或文明型国家（张维为）的说法间接证明了这一点①。
第二， 区域和国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 历史上的波斯帝国、 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奥斯

曼帝国等通过军事征服把若干地区转变为一个国家， 一战后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 俄罗斯帝国和奥

斯曼帝国的解体则把几个国家的领土转化成若干地区（东欧、 中欧、 中亚、 高加索等）和国家， 苏联解

体而演变为独联体是最新的例子。 巴里·布赞认为， 帝国可以适当地被视为一个“等级制的国际体

系”， 因为其所包含的单位范围， 在完全从属的、 半独立的和虽然独立但帝国对其有巨大影响的单位之

间变动［１８］１５７。
第三，区域与国别的相互渗透性。 区域的形成原本是从地理、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因素考虑的，但现

实的区域主要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国家边界事实上可能穿越在地理、经济、人文等方面具有统一性

的地区，从而造成区域与国家之间的不吻合②。
第四，区域概念的建构性。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具体区域的名称和内涵会随着身份的流动而变化，

这是因为定义区域的“他者”（外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与世代生活在区域中的“我者”的认识差距。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期，一场名为“空间转向”（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ｕｒｎ）的理论运动席卷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其核心意涵

在于将“空间”（ｓｐａｃｅ）变成一个理论范畴，视空间为一种有助于理解人类主体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现象

生产的社会建构。 按照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

的、物质的对象，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活跃的、主观的对象③。 因此，人文地理学家提出，包括国别、区
域，甚至全球在内的空间地理尺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１７］２５。

因此，从历史和理论的视角看，区域是一个具有多种属性的复杂概念。
（二）区域的划分及其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区域”概念具有不同的划分标准，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第一，地理因素，包括地质、地貌、土壤、生物、水体、大气和人类活动等等［１９］。 其在一些区域的形成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一些重要的地貌（山脉、高原）对于河流走向、季风④、风向和降水产生了

突出影响，它们和其他地貌（大河、沙漠、海岸）构成人类交往的地理障碍，从而形成了一个个自然的地

理区域和相应的经济形态。 这些区域促进了区域内的文明交往，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与其他区域的

交往。 在东亚，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部的蒙古高原和东部延伸至南部的漫长海岸线，确保了

本地区成为一个一定程度上封闭的地理和文明区域，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丰沛降水决定了本地区

的经济形态不同于南亚和西亚、中亚。 同样，北方连绵起伏的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决定了

高原以南地势低洼的南亚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和文明区域，而撒哈拉沙漠把北非与热带非洲区分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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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亚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费尔干纳盆地，在苏联时期划分给了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三个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三国的边境线犬牙交错，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
林鑫《区域研究中的“空间”》，载于《亚洲概念史研究》第 ９ 卷，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版。 有关亨利·列斐伏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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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ｏｐｈ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ｔ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４， Ｉｓｓｕｅ 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４．
有学者认为，过去几千年间，地球气候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季风势力衰退，北方的副热带高气压南下，造成北半球

部分地区的气候干旱和沙漠化，从中国新疆地区往西到整个西亚北非地区，同一纬度的地区分布着许多面积广阔的

沙漠。 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因此灭绝。 但中国是一个例外，原因是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造成东亚季风形成，保障了

长江、黄河流域的丰沛降水。 参见王会昌《古典文明的摇篮与墓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来。 当然，在有的区域不存在明显的地理区隔，决定该地区区域划分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地理方面的区域划分表现出鲜明的层次性。 众所周知，地球可以划分成不同的大陆，包括亚洲、欧

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南极洲。 每个大陆可以按照地理方位进一步划分，如亚洲一般分为东

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欧洲一般分为东欧、中欧、南欧、西欧、北欧；美洲一般分为北美洲、中美洲、
南美洲等。 以上区域可以进一步细分，如西亚可以分为北层、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

第二，政治、经济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变迁。 在政治方面，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古代东方

帝国和近代西方殖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统一的政权及其推行的政策促进了相关领土内的经济、社会整

合和文化统一。 在 ７ 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使西亚、北非的辽阔地域纳入帝国统治之下，形成了今

天的阿拉伯世界（包括所有阿拉伯国家，以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为准）和伊斯兰世界［２０］。 近代俄国的

征服则把封闭的中亚收入囊中，使其受到斯拉夫文化和现代化的浸染。 拉丁美洲也是同样的例子，其名

称来源于该地区原来的宗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其官方语言均属印欧语系拉丁语族）的殖民统治，这一

统治对当地的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历史因素。 除去以往存在、现时已废弃的区域外，即使 ２０ 世纪以来出现的区域也可能发生变

动。 例如，作为区域的“东南亚”最早出现在 １９ 世纪初的一本游记书名中，所指的是印度、马来亚、锡
兰、缅甸等国家和地区。 到 １９４３ 年，二战中的同盟国出于军事和战略需要，将“东南亚”划定为今天的

地理区域，美国区域研究学者在冷战时期的学术活动和著述中进一步应用和传播了这一术语［２１］。 匈牙

利作家彼得·埃斯特哈齐（Ｐéｔｅｒ Ｅｓｔｅｒｈáｚｙ）指出，１９８９ 年之后，他先是作为“东欧人”被对待，然后是“中
欧人”，接着是“新欧洲人”，最后是“非核心欧洲人” ［２２］６３。

第四，霸权因素。 当今世界有关区域的划分和命名主要是近代以来西方确定的，体现出西方在工业

革命以来确立的政治、军事和文化霸权。 在近代以前，地理学知识是不系统的、破碎的，有关区域的知识

基于不同的帝国和地区、文化。 随着大航海运动的开始，西方国家借助于广泛的殖民、探险、传教和学术

活动，对世界各地的地理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步确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区命名体系。 二战后，美
国按照自己的战略需求，对世界各地的区域划分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直到冷战后仍在进行。

二、“区域”的形成和历史演变

本文主要从历史视角讨论区域的演变及其与国别的关系。
（一）远古部落和部落联盟时代———没有国家的“部落区域”
远古形成的人类逐渐分布到了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广阔土地上，使用原始的石器、木

器、骨器、陶器等从事采集、渔猎活动。 这一时期，由于自然界的土地广阔，而人类的数量有限，不同的部

落生活地域交集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域主要是部落的生活区域。 作为参考，北美的易洛魁联盟

（Ｉｒｏｑｕｏｉｓ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ｙ）形成于 １２ 世纪末到 １３ 世纪初，主要生活在今美国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

州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其五大部族莫霍克人、奥奈达人、奥农达加人、瑟内萨人和卡尤加人在纽约州北

部组成联盟，后来图卡罗拉部族于 １７ 世纪初加入①。
（二）城邦时代———小国林立的“文化 －经济区域”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人类进入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时代。 在农耕地区形成了早期国家，即

城邦，后者是公民集体的小国寡民的国家，往往有一个（或两个）城市作为中心。 在历史上，分布在一个

区域的一组城邦通常构成一个大文化圈，例如两河流域、腓尼基、希腊和中美洲的玛雅城邦。 以两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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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苏美尔为例，当地人统一使用苏美尔语，其城邦主要包括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乌玛

和尼普尔。 这些城邦各有一个主神，即保护神，他既是自然神，也执掌某种社会职能，而且所有城邦的保

护神的名称和职能不会重复，并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神灵体系。 例如，苏美尔三大主神安努（天
神）、恩里尔（地神）和伊阿（水神）分别为乌鲁克、尼普尔和埃利都的保护神［２３］１１ － １２。 因此，苏美尔是一

个文化的区域，而非政治区域；虽然历史学家称呼其为“早王朝”，但它从来没有统一过，只存在过统一

的意识①和城邦霸主。 在当地，强大的城邦在某个阶段可以控制其他一些城邦，或以它们为首形成城邦

联盟，如基什与阿克沙克建立了联盟，拉加什的征服也造就了一个地域广阔的联盟。 在乌鲁卡其那

（Ｕｒｕｋａｇｉｎａ）改革末期，乌玛联合乌鲁克、乌尔和扎巴拉共同发兵，一举战胜了拉加什。 此后，乌玛国王

卢加尔萨吉西（Ｌｕｇａｌｚａｇｅｓｉ）统一了整个两河流域，定都于乌鲁克，自称乌鲁克之王。 但苏美尔最终被北

方的阿卡德王国吞并。
与此类似，希腊也是一个城邦世界。 各个城邦都有它们的主神，即保护神，德尔斐是统一的祭祀中

心。 公元前 ５ 世纪，希腊世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联盟，即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

伯罗奔尼撒同盟。 但到公元前 ４ 世纪中叶，四分五裂的希腊城邦终于被北方的马其顿吞并。
不过，两个沿海地带的文化区借助其强大的航海船队、贸易和海外殖民在地中海建立了其庞大的海

外殖民地，构成了古代世界独特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区域，这就是希腊和腓尼基。 ３０ 多个希腊城邦在

环地中海地区建立了殖民地，包括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爱奥尼亚、色雷斯、伊比利亚半岛和利比亚海岸。
古希腊的殖民城邦分为两种，即作为母邦的子邦和小型贸易站［２４］。 腓尼基的殖民地以西班牙加的斯和

迦太基为核心，它们通过建立贸易中转站形成覆盖北非、伊比利亚半岛及西西里岛的贸易网络，控制了

地中海至大西洋的染料、银矿等战略物资的贸易。 这些殖民地采取松散的联盟形式，其中的迦太基发展

为西地中海政治中心，主导了西地中海的贸易。 这里的迦太基实际上已经超越城邦而进入了王国阶段。
中国的考古遗址也显示出华夏早期文化区的存在，如公元前 ２５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分布于黄河

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的龙山文化区，其属于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这一

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的颛顼、尧、舜、禹时期，即文献所说的“万邦”“万国”林立的时代。 龙山

文化时期出现了以石筑围墙、军事防御体系为标志的聚落，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和环

岱海遗址群，考古学界认为这些石城聚落已具备城市雏形，城乡分野形成。 但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

城市应称为“城邑”，因为其主要功能是治下与防御，缺少商业功能，因而明显不同于西方早期城市

（“市”指商业集市） ［２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万邦时代”，就是宗法血缘组织重新组合与发展

时代，各邦的实质是“族邦”，是不断强化的宗法血缘共同体［２６］。
（三）文明多元的有限君主制王朝时代———区域与国家的重合

随着城邦时代的结束，世界各地先后进入了王国时代，其中部分王国也称为“帝国”②。 早期的王国

资源、实力和治理能力有限，因此它们依靠不同手段控制周边的方国和被征服地区，同时内部的文明也

没有充分整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文明多元、君权受限的有限君主制度。
在中东，阿卡德王国（约前 ２３７１—前 ２２３０）统一两河流域后，国王萨尔贡（Ｓａｒｇｏｎ）率军远征至埃兰、

两河流域北部的苏巴尔图、小亚、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 在这块国土几乎囊括了整个新月地带的广阔版

图内，国王任命许多阿卡德王室成员与贵族担任了被征服地区的总督或行政长官和高级祭司，极力建立

中央集权的统治，其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官僚体系、推动君主的偶像化和神化、在经济上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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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根据《苏美尔王表》，洪水之前“王权下降自天，王权在埃利都”，而“洪水涤荡之后，王权下降自天，王权在基什”。 上

述说法反映了《王表》成书的公元前 ３ 千纪末叶时苏美尔的大一统思想。
有关“帝国”存在不同理解，参见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４⁃５７ 页。



一两河地区等。 但是，地方的分治势力依然十分强大。 许多苏美尔城邦仍然保持着自治机构和一定的

独立性，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塞琉古王朝。 所以，萨尔贡在自称“阿卡德之王”时，依旧保持了“基什之

王”的称号。 第三个国王玛尼什吐苏（Ｍａｎｉｓｈｔｕｓｕ）向基什、马拉德等四个城邦购买土地的地界石铭文，
说明国王仍须尊重城邦的权利。 而且一些城邦继续由原来的地方统治者治理，如乌鲁卡其那晚年曾任

当地总督。 在此后库提人约一个世纪的统治中，苏美尔各城邦纷纷复兴，一些地方长官或平民自立为

王。 其中，拉加什最为强大，其国王古地亚（Ｇｕｄｅａ）威加四方，据称控制了尼普尔和乌鲁克，并与许多城

市进行贸易。 然而，乌鲁克最终恢复了实力，其国王乌图赫加尔（Ｕｔｕ⁃ｈｅｎｇａｌ）击败了库提人，但乌尔国

王乌尔纳姆（Ｕｒ⁃Ｎａｍｍｕ）最终胜出，开创了乌尔第三王朝（前 ２１１３—前 ２００６），又称“新苏美尔”时期。
此后，西亚先后建立了古巴比伦（约前 １８９４—前 １５９５）、加喜特巴比伦（约前 １５３０—前 １１５５）、亚述（约
前 ２０００—前 ６１０）、新巴比伦（前 ６０４—前 ５３９）、波斯帝国（前 ５５０—前 ３３０）等王国和帝国。

虽然上述中东王国（帝国）的中央集权不断发展，但其征服的部分省份依然由原有君主统治（间接

统治），并且帝国的城市延续了远古以来享有的自治，包括新建的希腊城市和原有的东方城市，其具体

表现为：第一，城市保持了自治的市政机构，并对国家事务有发言权。 市政机构由长老委员会组成，其中

许多长老是神庙的僧侣。 第二，城市继续享有传统特权，包括免税权和免除劳役的权利等；此外国王还

有义务向神庙馈赠礼物、重修神庙和公共设施。 第三，城市保留了对城郊大片土地的控制。 第四，城市

往往保留了原有的宗教和文化。 王国和帝国形成后，其中最强大的城邦的保护神便成为王国和帝国的

主神，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 但是，新的统治者一般尊重原有宗教，像马其顿人在东方修建的新神庙

仍保持原有的东方造型，他们还拨款修整旧的神庙，并在神庙中祭祀。 宗教传统的延续，意味着僧侣阶

层的精神和世俗权力未受削弱［２７］。 来自欧洲的马其顿统治者和罗马帝国甚至谋求把自己的宗教与东

方的传统宗教融合起来。
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建立了一个实施间接统治的有限君主制王朝体系。 夏后（君主）的直接统治区

域主要局限于夏后氏部落，基本上不存在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的中央权力机构。 夏朝设立的各种官职

权限一般仅及于夏后氏部落，因此，夏代国家实际上是夏后氏与一些同姓和异姓侯伯所控制的方国部落

结成的松散联盟，各方国部落对夏后作为天下共主地位的承认和夏后不干涉各方国内政是该联盟存在

和维护的基础。 商朝的情况有所不同，商王以建立国王直接统治下的王畿（“内服”）、加强对受册封的

诸侯国和商王认可的臣服方国（“外服”）的控制、以王权超越神权等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在方

国联盟中的权威和权力，但他的权势在晚商时期的急剧扩张严重地削弱方国联盟的情况下，最终难逃覆

灭的命运。 西周的统治者依然沿用传统的君主间接统治体制，但不同于夏商两代以武力威慑来控制地

方诸侯的思路，周王改为大量分封同姓亲属为地方诸侯，确立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尊尊”“亲亲”的血缘

关系，从而把周天子对诸侯的政治统治与家长对子嗣的宗法统治合而为一。 但到西周中后期，宗法分封

制开始走向反面，各国诸侯日趋坐大并力图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２８］２ － ４。 因此，在三代，以中原地区为中

心的中国国家化进程显示出逐步扩大的特点，一些邻近中原的周边地区的国家进程大体是中原国家制

度的延伸，可以分为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涉及的地区在国家化的程度

上存在差别［２９］４８。 另一方面，从中原王朝中也发展起来了主张“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儒家公羊学派认

为《春秋》的要旨在于“大一统”。 而且，夏朝君主把自己的一切行动都说成是贯彻“天”的意志，从而把

神权与王权结合起来。 此外，自先秦以来，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合一”观念成为中国的主流

思想。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初期阶段。
在欧洲，取代希腊城邦的马其顿人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包括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建

立的三个帝国在内，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形成“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的宗教明显体现出东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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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派别分呈的特点，最终融合为世界性的一神教基督教［３０］。 随后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在

地中海地区征服了幅员广阔、文化各异的海外领土，组建行省进行统一管理。 这些行省对于地方形成完

整的地方制度、巩固罗马国家的稳定、统一和领土安全、促进各民族的罗马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另一

方面，行省制度也存在着不利于中央集权的一些做法和情况，如行省总督任期短暂（１ 年）、总督权力较

大、行省城市拥有全部或部分自治权、各行省间地理距离遥远而不便管辖、间接税实行包税制削弱了帝

国权威、行省安置退役军人的做法容易滋生军事独裁等。 公元 ２９３ 年，戴克里先（Ｄｉｏｃｌｅｔｉａｎｕｓ）实行四帝

共治，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各由一位“奥古斯都”统治，下设“恺撒”作为副帝及继承人，以便缓解行政

与军事压力。 公元 ３９５ 年，狄奥多西一世（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ｕｓ Ｉ）去世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它们分别担任东、
西罗马帝国皇帝，从此帝国正式分裂。 罗马帝国晚期，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国教，但西部罗马教会与东部

君士坦丁教会之间为争夺教会最高权力展开长期斗争，孕育了以后教会的分裂。
总之，本阶段在东西方都出现了规模可观的帝国，它们包括了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和文化。 在内部

文明交往和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同时，各帝国总体上也展示出政治、经济和文化明显的多样性，显示出

“亦国亦区”的特点。
（四）文明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时代———“文明区域”的形成

本阶段，亚非欧大陆形成了若干地域辽阔、文明特点突出的大帝国，这些帝国以古代文明和“轴心

时代”文明为基础，形成了普世的世界宗教和文明。
在中国，秦统一六国后，采纳了推进统一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统一文字；

“车同轨”，统一车辆轨距和道路标准；“行同伦”，统一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地同域”，废除分封、推行

郡县制，实现疆域统一；“度同制”，统一度量衡，促进赋税征收、市场交易的标准化；“改币制”，废除六国

货币，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通行货币统一为两种（黄金和铜钱）。 秦以后， 中国的版图不

断扩大， 人口持续增长， 并长期维持统一王朝， 虽然期间也多次出现由于周边少数民族入侵或内部动

荡形成的分裂， 但最终依然归于一统。 在意识形态领域， 汉朝建立后进一步统一， “废黜百家， 独尊儒

术”， 儒学的正统地位确立； 同时， 佛教开始传入中土， 至隋唐达到鼎盛， 形成禅宗等八大宗派， 本土

化的中国佛教形成， 宋元以后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化， 确立了儒释道相互调和的三教体制。 在国际

关系方面， 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覆盖东亚、 中亚和西亚部分地区的国际体系， 即“宗藩体系”（又称“朝
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等）。 其中， 受中国影响， 包括朝鲜、 日本和越南在内的东亚国家在政

治、 经济、 文化方面更形成了高度的统一性， 包括政治制度、 稻作经济、 儒学、 佛教、 汉字、 历法、 筷子

文化、 民俗和节日等。
在中东，公元 ７ 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兴起，阿拉伯穆斯林建立了横跨西亚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帝国。 在

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中东古老的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波斯等地区和国家经历了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

的演变过程，伊朗高原以西地区的各民族与穆斯林征服者逐渐融合形成了阿拉伯民族；伊朗高原及其以

东地区的一些民族（波斯人、突厥人等）虽然没有改变民族身份，但接受了伊斯兰教，其文字改用阿拉伯

字母，其语言则吸收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部分词汇。 阿拉伯帝国由此形成了名为“伊斯兰秩序”（Ｐａｘ
Ｉｓｌａｍｉｃａ）①的地区秩序，又称“乌玛”（Ｕｍｍａｈ），乌玛有两种含义，即宗教社团和政治社团，此处属后者，
即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国家的居民除穆斯林外还包括“有经人”（迪米），如基督教徒、犹太人和拜火教

徒等，他们在遵纪守法、按时纳税（包括异教徒缴纳的人头税）的前提下，享有包括宗教、教育和其他方

面在内的社团自治。 因此，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高度多元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通晓波

·５５·黄民兴等：论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区域”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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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语的波斯人①和基督徒、犹太人大批进入政府机关，军队早期有大批波斯人，后期则为突厥奴隶所取

代，波斯文化也对政府的运作和伊斯兰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期伊斯兰的原则是“一个国家（伊斯兰

国家），一个君主（哈里发），一个宗教（居统治地位的伊斯兰教）”，这就是“伊斯兰秩序”和“乌玛”的内

容，另外一个相关概念是“伊斯兰地区”（Ｄａｒｅｌ Ｉｓｌａｍ，原意为“伊斯兰家园”）。 与其对应的是异教徒占

有的“战争地区”（Ｄａｒｅｌ Ｈａｒｂ），而“伊斯兰地区”在合法性或主权方面与“战争地区”是不对等的，穆斯

林应当将后者从某种“自然属性”转变为真主的领土②。 所以哈里发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征服扩大“伊
斯兰地区”的版图。 不过，随着穆斯林对中亚、印度西北部、北非和西班牙的征服，阿拉伯帝国的冲击力

已经达到极限，阿拔斯王朝后期中亚、波斯和北非地区纷纷独立，建立了若干小国，甚至一度出现过三个

哈里发。 穆斯林学者认为，哈里发国已经演变为“穆尔科”（ｍｕｌｋ），即“王国”。 著名阿拉伯学者伊本·
赫勒敦（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ūｎ）首次指出，国家是一个独立实体，从哈里发国向穆尔科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而穆

尔科保留了哈里发国和伊斯兰的因素［３１］４３ － ４９。
在印度，公元前 ４ 世纪以后，先后形成若干领土辽阔的大王朝，如孔雀王朝、贵霜帝国和笈多王朝。

它们以北方为基础，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次大陆。 不过，由于印度的种姓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其不需

要国家来“维持和复制”，因此，“印度的总体政治秩序在诞生之初就是去中心化的，并保持着这种状态，
尽管间或有一些强大的帝国统治，但这种统治在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之后主要是外来者强加

的” ［３２］３５ － ３６。 在文明方面，印度以“轴心时代”的吠陀教为基础形成婆罗门教，逐渐发展成为印度教，此
后崛起的佛教虽兴盛一时，但在穆斯林入侵后最终衰落。 穆斯林征服后的印度先后经历了德里苏丹国

和来自中亚的巴布尔（Ｉａｈｉｒｕｄｄ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ｏｂｕｒ）建立的莫卧儿帝国时代，形成了以占人口少数的统

治的穆斯林文化与本土的印度文化交融的多元文明。 莫卧儿皇帝阿克巴（Ａｋｂａｒ，１５５６—１６０５ 年）在位

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统治精英的融合，以加强中央集权。 印度教贵族（官员、军官、财务官员、
商人、地主）同样成为帝国的统治精英，他们与穆斯林的军事和行政精英（主要是阿富汗人、波斯人、突
厥人和印度穆斯林）共事。 这些精英通过婚姻、财产或官职转让等形式组成不同的集团。 莫卧儿帝国

在文化方面推进融合了印度文化与波斯 －突厥文化的印度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以便为政治精英创造一

种统一的文化，波斯语和作为印地语方言发展起来的乌尔都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 这一时期印度的

建筑和绘画也体现出本土文化与波斯文化的融合［３３］５２２，５２５ － ５２６。 在南亚和周边的西亚、东南亚地区，尼泊

尔、锡金、锡兰和阿富汗，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受到印度宗教和文化的影响。
在欧洲，罗马共和国实现了地中海地区的统一，而其后的罗马帝国把基督教确定为意识形态和国

教，最早建立了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文明区。 然而，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揭开了欧洲政治与文

明重组的新时代。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同时，来自欧亚草原的日耳曼人迅速接管了西欧的罗马遗产，建
立了信奉基督教的一系列日耳曼王国，被迫遵守旧制的教皇在理论上不得不服从东罗马皇帝。 ８００ 年，
教皇在罗马为查理曼（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加冕称帝，查理曼帝国建立，罗马教会念兹在兹的“基督教帝国”罗
马帝国似乎重生在望，但帝国伴随着查理曼大帝的去世走向衰落，到 ８４３ 年分裂为东、中、西三个法兰克

王国，后演变为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封建王国，从此奠定了欧洲分裂的格局。 ９６２ 年，教皇约翰

十二世（Ｐｏｐｅ Ｊｏｈｎ ＸＩＩ）再次在罗马为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Ｏｔｔｏ Ｉ）加冕称帝，称为“罗马皇帝”，德意志

王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 从 １４７１ 年起，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极盛时期的

疆域包括近代的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捷克、斯洛伐克、法国东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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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尽管帝国的领土广阔，但它逐渐演变为数百个小诸侯国组成的松散的政治联盟。 在日耳曼人占

领西欧之后，斯拉夫人控制了东欧、中欧和东南欧的大片地域，先后建立了第一保加利亚王国、大摩拉维

亚国、基辅罗斯、捷克公国和波兰王国，信奉了东正教（东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和天主教（西斯拉夫

人）。 在东欧，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于 １４５３ 年灭国后，莫斯科大公国自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引
进了拜占庭的双头鹰国徽，并于 １５４７ 年把莫斯科大公的称号改为“沙”（恺撒）。 由此，东欧形成了一个

强大帝国，但俄罗斯帝国发展的晚近使其在文化上对其他斯拉夫各国的影响受限。
以上分析的主要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区域发展。 除了农耕，远古社会的大分工还发展出了游牧

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和希腊等定居农耕文明北方的欧亚草原。 这个与农业地带

并行的游牧地带，东起西伯利亚，经中国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

部，由于雨水稀少，土地难以种植，只能以游牧为主以利用当地的草原资源［３４］５５。 公元前 ３ 世纪，匈奴在

欧亚草原上建立了中央王庭的统治结构，此后形成的游牧帝国包括嚈哒、突厥和蒙古，同时中亚地区在

不同时代也受到南方各农耕文明的影响，包括波斯、中国、阿拉伯等，由此形成了包括基督教、拜火教、佛
教、儒学和本土的腾格尔主义等多元文化，而最终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地区文明。

与中亚类似，东南亚地区地域广阔，既有大片的陆地，也有大面积分布的许多岛屿，众多的民族形成

了斑斓多彩的文化。 东南亚的历史经历了由单一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变过程。 在公元 ６ 世纪以前，扶南

是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地区中心，此后，真腊逐渐崛起成为地区中心，而在海岛地区，室利佛逝成为另一个

新兴的地区中心。 １１ 世纪以后，缅甸、泰国的崛起和越南的独立构成中南半岛三国并立的格局，而在海

岛地区，爪哇和苏门答腊成为地区中心，爪哇先后兴起了谏义里、新柯沙里、满者伯夷等地区大国。 在文

化方面，东南亚各国受到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深刻影响，在东南亚的印度化王国逐渐衰落后，印度的宗

教、梵文、法典等文明要素在一些地区继续保留或者进一步本土化，而最终伊斯兰教成为东南亚文明的

一个重要成分。 许多学者用曼陀罗来定义东南亚的国际体系①，后者的特点是边界的不稳定性和中心

与边缘的易置性，并且东南亚的曼陀罗体系存在多中心的特点［３５］。
总之，除了以广阔区域的部落和少数国家为特点的非洲和美洲②及只有部落而不存在国家的大洋

洲外，这一时期世界主要地区一般都形成了幅员广阔、地理和经济形态多样并具有鲜明文明特色的帝国

和区域，如东亚的儒家文明区、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区、南亚的印度教 －伊斯兰教文明区、西欧 －中欧的天

主教文明区、东欧的东正教文明区。 同时，欧亚草原（尤其是早期）和东南亚地区体现出突出的多元文

明特色，政治上存在主导帝国的不明确（前者）或完全付诸阙如（后者），而西欧实际上也不存在真正的

地区大国。 从附表可以看出类似于“区域”的各帝国复杂的地理气候和经济人口分布。
（五）欧美殖民宗主国主导下的区域时代———“殖民区域”（殖民帝国）的形成

１５００ 年前后开始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序幕。 曾经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边缘地区

的西欧，最先进入了民族国家的发展阶段。 一般认为，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来的 ３０ 年战争结

束而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欧洲近代史的肇始。 宁骚将民族国家

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完全自主和领土统一，中央集权制，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的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

场［３６］２７１ － ２８１。 民族国家还有一个特征，即世俗化。 民族国家的兴起意味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后者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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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曼陀罗理论是古印度学者憍底利耶在其编撰的政治著作《政事论》（即《利论》，朱成明译注，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０ 年版）
中提出的，一般认为该书的核心内容形成于孔雀王朝。 见［英］巴里·布赞、［加］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想象国际关

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李东琪、颜震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５ 年版，第 ３８ 页；朱云汉、郑永年

合编《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与全球新秩序的兴起》，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４４０ 页。
有关北美和玛雅地区的部落，参见：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Ｂｉｒｃｈ．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ｃｉｅｓ：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
ｃ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２，ｐｐ． ３⁃４，９⁃１０．



是来源于君权神授、家族血缘的政治合法性、君主制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变动不居的领土、市场分裂、国
民文化的异质性等等。 在本阶段，世界的区域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附表　 世界主要帝国不同气候区的人口分布 （单位：％ ） 　 　

气候区 亚历山大帝国 罗马帝国 汉朝 倭马亚帝国 蒙古帝国 奥斯曼帝国 帖木儿帝国

热带地区 － － － － ０． ４６ － －

干旱地区 ５０． ７ １７． １ １７． ６ ５４． ３ ２２． ３ ３７． ０ ６０． ０

温带地区 ２６． ４ ７７． ２ ６７． ４ ２５． ３ ５１． ２ ４８． ７ ８． ７

寒带地区 － ０． ３３ １２． １ － １８． ３ １． ５ ０． ０６

高山地区 ２２． ９ ５． ３ ２． ８ ２０． ５ ７． ８ １２． ９ ３１． ３

　 　 资料来源：根据海德研究项目（ＨＹＤＥ）的历史人口统计数据计算。 见［美］杰弗里·萨克斯《全球化简史》，王清辉、

赵敏君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第 ９７ 页。

第一，欧洲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其民族国家从地理上可以分成两个类型。 在西欧，形成中的民

族国家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包括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

等。 在东欧和中欧则是领土辽阔、民族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或帝国，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虽然前三个帝国在 １９ 世纪中叶经历了资产阶级改革或统一运动（德意志帝国是 １８７０ 年

普法战争胜利后建立的），但民族压迫的继续存在意味着它们依然是“民族的监狱”。 由此观之，在起源

于西欧的民族主义（其强调的是一国一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日益流行的环境下，东欧和中欧的多民族帝

国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王朝帝国“亦国亦区”的特点，从而具有内在的脆弱性。
第二，西欧的封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和海外移民实现了自身的身份转换，

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 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最早进行航海探险的封建国家。 葡萄牙逐步在西

非、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印尼、中国和巴西建立了殖民地，垄断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 西

班牙通过哥伦布的航海确立了在拉美、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主导地位，太平洋成为西班牙的“内
湖”。 由于教皇支持两国扩张领土及传播天主教，而西班牙进入菲律宾冒犯了葡萄牙的“领地”，导致双

方的冲突。 １４９３ 年 ５ 月，教皇作出决断：双方以子午线为界，线西归属西班牙，线东归属葡萄牙。 但两

国并不遵守上述指示，两国于 １５０４ 年签订《陶尔代西里雅斯条约》，从而使巴西归属葡萄牙；１５２９ 年再

次对“教皇子午线”做出调整，使西班牙获得了独占美洲的权利。 随着荷兰、英国、法国的崛起，它们进

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未能控制的亚非和美洲地区：荷兰占领了印尼，英国控制了埃及 － 苏丹，占领了南

部非洲、大洋洲，法国占领了北非和印度支那，英、法及荷兰、德国等同时进入了北美、印度和非洲；俄罗

斯夺取了奥斯曼、伊朗和中国的部分领土。 最终，英国战胜了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完全控制了印度、加
拿大，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日不落帝国”；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攫取了大片领土；俄国把中

亚并入自己的领土。 另外，德国、意大利在非洲、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控制了部分领土，美国通过战

争夺取了墨西哥的大片领土和古巴、菲律宾。
上述在其发源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封建国家①和资本主义国家（美国除外）由于对外扩张，在海

外占有面积广大的殖民地，形成了具有近代特点的不同“区域”，即殖民帝国。 这些作为宗主国的现代

民族国家可以称为“民族 －殖民国家”，即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建立的殖民帝国。 另外，殖民地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 其一是移民殖民地，它们占殖民地的少数。 这类殖民地一般原住民人口有限，甚至在殖民统

治期间因大量屠杀、传染病流行、繁重的劳役而大批死亡，同时大批宗主国移民入境并长期定居，而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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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不存在主权人民化的封建国家，但由于它们已经成为主权国家，所以可以视其为民族国家。



非洲大批输入黑人劳工，从而大大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巴西、南
非、古巴、海地等。 其二是非移民殖民地，它们占殖民地的大多数，往往拥有众多的本地人口，一些地区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而宗主国的移民人数不多，并在殖民地独立后基本上撤离，如北非。 上述殖民

地的一个特点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空间分离，只有俄国与其殖民地是在陆地上连接起来的，哈佛大学经

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因此称其为“全球性帝国” ［３７］７。 另外，这些殖民地也是通过军事

手段获得的，而美国在独立后的拉美通过贸易、投资和货币等经济手段实现控制，建立了隐形的殖民

“区域”。
第三，欧洲国家通过地理大发现垄断了对各大洲、区域、国家和地方的命名，建立了统一的世界不同

区域的地理知识体系，提出了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并符合其地缘利益的“区域”名称。 其中，有关大

陆的名称，“非洲”（Ａｆｒｉｃａ）一般认为是罗马人以当地的一个土著部落阿非利（Ａｆｒ）部落命名的，“非洲”
是“Ａｆｒｉｃｕｓ”的阴性形式，意即“阿非利部落的土地”。 类似的词汇还有“亚洲”（Ａｓｉａ）①。 上述自然地理

词汇本来源自东方，但经过希腊和罗马的语言包装，即成为西方的地理语汇了，而“新英格兰”“拉丁美

洲”等则完全是近代创新的西方词汇。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亚洲的两个流行的人文地理区域词汇，即
“近东”（ｔｈｅ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和“远东”（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它们完全体现出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方位和欧洲的地

缘政治经济需要。 “近东”概念出现于 １８５６ 年即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国政府用来代指奥斯曼帝国统

治下北起巴尔干半岛、南迄埃及的地中海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相当于意大利语中的“黎凡特”地

区［３８］１５０。 很明显，“近东”概念是针对争夺奥斯曼帝国领土控制权的“东方问题”，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

意义。 “远东”所指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均在英属印度以东，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地理范围更

大的两个词汇就是西方人视野中的“西方”和“东方”。 “东方”和“西方”在词源上最早源于拉丁语，罗
马人以罗马城作为世界中心坐标，以西为西方，以东则为东方。 它们所指的“东方”包括西南亚和东北

非，这些地区属于罗马行省。 随着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主要指英法两国影响下的欧洲地

区，此后扩大到大西洋两岸的其他发达国家［３９］。 同时，近代早期欧洲开始关注中国、奥斯曼等东方大

国，包括它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有关《圣经》的研究和在中东的考古发掘推动了东方学的形成。
１７７９ 年，英文中首次出现“东方学”（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一词，此后在欧洲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亚非地区研究的

东方学学科。 沃勒斯坦（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Ｍ．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认为，东方学的研究对象国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拥有

自己的文字、分布广泛的宗教系统和庞大的官僚帝国这种政治组织形态，而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国家的历史

表现出明显的停滞［４０］２４，２６。 因此，欧洲有关“西方”和“东方”的概念体现出其突出的文化优越论倾向。
第四，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渗透破坏东方传统的区域，改变了东方的区域和国家现状。 这里有

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在东方国家国力衰落（如印度、中亚、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等）或根本不存在国

家的地区（非洲、大洋洲）掠夺土地，消灭或控制当地的土著王朝、政权，建立殖民帝国。 其中，西班牙打

败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英国打败了在印度和北美的法国人和当地的马拉特人，荷兰人征服了东印度群

岛②，并把其整合为一个殖民地（印尼），俄国征服了中亚各汗国，上述列强用它们的殖民帝国代替了当

地的传统国际体系和区域。 第二种是蚕食国力尚可的东方帝国的领土，煽动其境内的少数民族独立，在
上述帝国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削弱它们的社会经济，夺取或控制它们的藩邦等。 如欧洲列强蚕食奥

斯曼帝国、伊朗和中国的领土，通过国债控制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财政，夺取中国在中亚、南亚和东亚的

藩邦等。 换言之，类似于欧洲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初步实现了有关国家相互关系的“扁平化”，它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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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把盛产香料的南洋群岛称为“东印度群岛”。



望在东方复制同样的体制，彻底破坏东方帝国的国际体系而达到其控制东方世界的企图。 除了政治军

事的控制外，文化殖民是一个重要手段，宗主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宗教、教育、语言等都对殖民地产生了

深远影响，如基督教在非洲、美洲和亚洲的传播改变了一些殖民地国家人口的文化身份。
第五，“全球”、中心和边缘的新区域。 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麦哲伦（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Ｍａｇｅｌｌａｎ）航海在

技术上证明了地圆学说以及蒸汽远洋轮船和电报电话的推广，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统一的世界市场形

成。 不同的地域特色物种和产品通过市场进入其他地区，如美洲的玉米、辣椒、番茄和烟草成为旧大陆

农田中的作物，而中国的特色饮料茶叶成为印度和锡兰的重要出口与英国下午茶的关键内容。 １８２０ 年

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世界贸易的年增长率都小于 １％ ，而此后半个世纪内却超过了 ４％ ［４１］１７１。 推动这一

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全球资本主义的经营从此成为现实，随之而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

地位和亚非拉地区边缘地位的形成，它们构成了全球化时代新的“区域”①。 其中，中心地区成为资本积

累、工业生产与商品消费的核心，而边缘地区则主要提供原材料［４１］１６９。
第六，泛民族主义开辟了新的“区域”范围。 宁骚认为，泛民族主义（ｐ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以有血缘

关系的若干民族，甚至以种族和地理单元为单位形成”的民族主义，包括作为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

帝国主义政策思想工具的泛俄罗斯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盎格鲁 － 撒克逊主义、雅利安主义以及作为被

压迫种族和民族团结反帝的思想工具的泛黑人主义、泛非主义、泛阿拉伯主义［３６］９２ － ９３。 上述思想都是近

代形成的，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有关民族的团结，甚至建立统一国家的企图，而统一国家的出现即意味着

从具有统一民族身份的“区域”到国家的演变，１９ 世纪后期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进程就是这样的。 在中

东，宗教也可能成为泛民族主义的基础，因此号称“三泛”的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产生了重要的地区影响。 其中，泛阿拉伯主义主张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实行自治，后来更提出建立统一的

阿拉伯国家；泛伊斯兰主义强调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呼吁伊斯兰世界（“乌玛”）的统一；泛突厥主义以虚

幻的“突厥民族”为口号，主张建立从奥斯曼国家延伸到中亚的大突厥国家。 可以说，泛民族主义的共

同设想，是在一个特定区域建立一个基于“想象的共同体”的统一国家。
第七，拉美的民族解放运动粉碎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美洲殖民帝国，使其演变为独立的拉美“区

域”。 拉美地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形成了包括土生白人、印第安

人和黑人作为主要居民的社会，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为主要语言，以拉丁文化、天主教和印第安文化、
黑人文化融合而成的本地文化，从而产生了共同的国民文化和心理，具备了独立的条件。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初，拉美各地民众经过艰苦斗争，在亚非拉地区率先实现独立，开创了亚非拉殖民地走上独立发

展的历史先河。
（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殖民“区域”与独立“区域”的较量

本阶段是从西方的“殖民”区域到亚非拉国家实现独立，建立自身的区域合作和组织的过渡时期。
它既见证了殖民主义的最后疯狂及其内部的争夺、战争，也恰逢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坚持。 本

阶段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一战后欧洲和中东的四大帝国解体。 一战的后果是同盟国成员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

曼帝国战败，不得不同意其统治下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拉伯等地区独立；俄国由于苏维埃

政权颁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宣布各民族享有分离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由此波罗的海、高加

索、中亚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②等地区纷纷独立。 因此，一战的结束标志着作为特殊“区域”的

·０６·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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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帝国的消失和一批欧洲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包括后来英国的爱尔兰）。 同时，德国也丧失了其在

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 不过，在协约国组织对苏俄军事围攻和红军外线作战的背景下，俄国独立

的各个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重新回归并建立统一的苏联国家。
第二，一战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主张民族自决的背景下，协约国成立国际联盟，把

原同盟国统治的地区和殖民地交给英、法等国实行委任统治。 其中，由奥斯曼的阿拉伯地区演变而来的

委任统治地包括英国统治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以及法国统治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法获得上

述殖民地对于巩固它们在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殖民体系（殖民“区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英国进一步

加强了其从地中海到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海上交通沿线的防御。 此外，英、法、比、日等国也分别接收了

德国在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①。 协约国战后对战败国的苛刻处理与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等是

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
第三， 德、 意、 日“轴心国”提出新的“区域”扩张计划。 德国在中世纪就通过骑士团的方式向东欧

扩张， 许多德国移民在东欧地区形成单独的社区。 近代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由此提

出了“生存空间”（Ｌｅｂｅｎｓｒａｕｍ）概念。 一战后， 德国将军豪斯浩弗（Ｋａｒｌ Ｈａｕｓｈｏｆｅｒ）宣称生存空间是国家

发展的必要条件。 希特勒（Ａｄｏｌｆ Ｈｉｔｌｅ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 谈到德国应当“扩大我们民族在欧洲生

存空间”， 而“今天在欧洲谈论新的领土的时候， 我们首先只能想到的就是俄国以及受其奴役的周边国

家” ［４２］５１５ － ５１６。 意大利法西斯党党魁墨索里尼（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则自认是古罗马的继承者， 梦想重现罗马帝国

曾经的辉煌。 １９１２ 年以来， 意大利先后占领了利比亚、 厄立特里亚、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 建立了其

在东非的殖民地体系。 １９４０ 年， 大战期间的日本提出以“日、 伪满、 华”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 并

在太平洋战争中占领美、 英、 法、 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然而， “轴心国”在二战中的失败使上述设想

付之东流。
第四，亚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通过持续的反抗争取脱离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 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并且持续高涨。 在土耳其、印度、中国、越南、朝鲜、埃及、伊
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对殖民主义的

“区域”构成严重冲击，伊朗、阿富汗和也门获得完全独立，英国不得不同意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获得

形式上的独立，用双边条约代替委任统治的殖民形式［４３］５２ － ５３。 亚非地区的有识之士也开始进一步思考

通过“区域”形式实现联合自强和发展。 １９２０ 年 ９ 月，共产国际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了“东方各民

族代表大会”，与会的有来自土耳其、波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突厥斯坦、希瓦、布哈拉、阿
富汗等近东和中亚穆斯林民族和区域的代表共 １ ８９１ 人。 １９１７ 年，印度诗人泰戈尔（Ｒａｂｉｎｄｒａｎａｔｈ
Ｔａｇｏｒｅ）出版了《民族主义》，他在书中指出，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应该只关注本国，而是需要相互学

习，共同推进人类社会的进步［４４］。 １９２４ 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关于“大亚洲主义”的

演讲。 他明确批判了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指出“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族的地位。”阿根

廷人曼努埃尔·乌加特（Ｍａｎｕｅｌ Ｕｇａｒｔｅ）在 １９２２ 年撰写了《大祖国》一书，呼吁美洲讲西班牙语的地区

统一起来，反对帝国主义②。
第五，西方国家对其殖民体系的调整。 一战前，英国的殖民地大体上包括直辖殖民地、保护国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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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大英帝国的领土达到 ３ ３００ 万平方英里。 见［英］巴里·布赞、［英］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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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领三类。 其中，各殖民地成为自治领的时间为：加拿大（１８６７），澳大利亚（１９０１），新西兰（１９０７），南非

（１９１０），爱尔兰（１９２２）。 随着一战后英国力量的削弱，自治领的离心力不断加强。 １９２５ 年，英国政府专

设自治领部，负责自治领与宗主国的联系。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即英联

邦宪章。 宪章规定：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白种人统治的自治领与英国组成英联邦；自治领

是“独立和平等的主权国家”，英王为国家元首。 英联邦成为欧洲殖民“区域”的新形式。
（七）冷战时代———不同意识形态的“区域”对立

二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历史新阶段的开始，但随即揭幕的冷战却把世界拖入了东西方集团“区域”
对抗的泥潭。 同时，第三世界的形成标志着全球南方“区域”的群体崛起，为二战后世界的区域发展增

添了新的色彩。 本阶段区域演变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自然地理区域演变为政治地理和意识形态“区域”。 随着冷战的来临，东西方之间出现了明

显的界线。 在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沿东西德国的边界形成对垒森严的态势，在
东亚，则是南北朝鲜之间的三八线确定了东西方的界线。 在苏联的南翼，美国先后组建了巴格达条约组

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签订了双边或多边防御协

议，从而把包括欧亚地区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严丝合缝地包围了起来。 至此，由雅尔塔协议和后来欧亚

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战后南斯拉夫局势的变动、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所确定的东西方，
即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界线最终明晰化。 现在，欧洲划分成“东欧”和“西欧”，它们是意识

形态的政治地理概念，分别代表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包含苏联的欧洲部分）和资本主义国家。
与此对应的“中欧”概念彻底消失了①。 另外，两大军事集团各有其配套的经济组织或协议，此即东欧的

经济互助委员会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 而且，历史上的军事集团都是为战争做准备的，一旦战争结束就

马放南山、解甲归田了，但北约和华约则在冷战持续的 ４０ 多年一直存在，前者甚至生存至今。
第二，代表亚非拉地区的“全球南方”形成。 二战后，被西方国家统治了几百年的亚非拉地区先后

走上了独立道路。 首先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到 ５０ 年代前期，发展水平接近的亚洲和北非国家大批独

立。 其后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热带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同一时期，太平洋地区及亚洲、美洲的一些小国

也先后独立，但主要是在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 随着亚非国家的先后独立，谋求地区团结和中立不结

盟、实现经济独立成为有关国家的共识。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它是亚非国家

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共有 ２９ 个亚非国家参加。 １９６１ 年 ９ 月，
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有 ２５ 个国家的代表出席。 不结盟运动成为

南方国家对抗东西方冷战的标志。 １９６４ 年，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在日内瓦召开的首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期间，发表《７７ 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提出关于改革国际经济关系、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

发展的一整套主张。 ７７ 国集团由此成立。
第三，三个“世界”的形成。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西欧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逐渐摆脱了二战

·２６·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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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破坏，经济迅速恢复。 由于这些国家承担的军费较少，同时有效地利用了二战后科技革命的有利

条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创造的国际市场等有利因素，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方法推动经济发展，其
经济实力快速上升。 与此同时，美国先后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军费开支浩大，制造业的国际占比

明显下降，黄金储备大幅减少，不得不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实现美元与黄金脱钩，并用浮动汇率代替了

固定汇率，在亚洲推进收缩战略。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

的战略思想。 他提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除日本以外的亚洲、非洲和

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 “三个世界”的理论突出说明了二战后国际经济政治发生的根

本性变化和主要矛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就是这种国际关系新格局形成的一个

明显例证。
第四，区域组织大批涌现。 在欧洲，战争的破坏使人们迫切地感受到实现统一的必要性，以便通过

合作、一体化与联合实现欧洲的长久稳定、安全和发展。 １９４４ 年，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成立比、荷、
卢关税同盟。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 年，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先后签订了《欧洲煤

钢共同体条约》和《罗马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六国签订《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上述三个机构统一为欧洲共同体。 没有加入欧共体的英国、丹
麦、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奥地利七国于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建立名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工业品自由

贸易集团，此后冰岛加入，而英国、丹麦、葡萄牙退出，加入欧共体。 在亚非拉地区，更是出现了一大批形

式各异的区域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１９４５），非洲统一组织（１９６３），东南亚国家联盟（１９６７），伊斯兰会

议组织（１９６９），安第斯共同体（１９６９），加勒比共同体（１９７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１９８１），南方

共同市场（１９９１）等。
因此，二战后区域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因冷战表现为东西方对立、割裂的态势，另一方面则因为第三

世界国家的独立，数量迅速增长，并在发展形式上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根据成员国

发展程度的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等六

种形式。 同时，这一时期区域组织的发展还受到区域、文化和发展程度的局限，例如不存在跨越南北方

的组织。 此外，“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的发展一般比较好，而“南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则由于各种

原因发展不那么顺利。
（八）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起伏形势下的“区域”多元化

１９９１ 年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苏联解体改变了冷战格局，东西方意识形态和

政治军事的全方位对抗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 不过，随着全球化引发的发展不平衡和制造业

的国际转移，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明显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

生了深远影响。 本阶段区域演变的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 苏东剧变导致东西方阵营对立格局的改变和欧洲的“区域”变化。 苏东剧变的主要表现是东

欧剧变（１９８９—１９９０）、 两德统一（１９９０）、 苏联解体（１９９１）和华约组织解体（１９９１）。 上述事件产生了重

要的地缘政治影响。 首先， 苏联解体， 产生了俄罗斯、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摩尔多瓦、 中亚五国和高加

索三国等独立国家， 形成了欧亚地区、 中亚、 高加索等区域概念以及作为区域组织的独联体、 欧亚经

济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其次， 在东欧、 中欧， “回归欧洲”成为潮流， 多数国家加入欧盟和北

约， 成为西方“区域”的一部分。 再次， 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 克罗地亚、 波黑、 北马其顿、 塞尔

维亚和黑山等六国， 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 上述国家多数加入了欧盟。 最后， “西欧”
成为纯粹的地理概念， “中欧”概念再次流行。 １９８８ 年， “中欧倡议国”组织建立， 包括意大利、 奥地利、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后捷克斯洛伐克加入。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四国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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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谢格拉德集团［４５］２５ － ２６。
第二，美国根据其战略利益提出对世界区域的新概念。 首先是“大中东”。 “中东” （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作为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 １９００ 年由英国将军戈登（Ｔ． Ｅ． Ｇｏｒｄｏｎ）爵士首次使用的。 其范围有不

同看法，一般公认的包括伊朗及其以西的整个西亚地区和北非的埃及。 此概念真正取代与奥斯曼帝国

有关的“近东”并迅速流行是在二战后，因为二战期间英国在埃及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美国参与了其

运作，因此，“中东”概念的流行反映了二战后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即本地区成为西方对抗苏联的前哨以

及阿以代理人冲突的主战场，从而对美国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结束后，美国官员开始

提出“大中东”（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的说法［４６］７。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美国布什（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ｌｋｅｒ Ｂｕｓｈ）政府

提出了“大中东倡议”（外界称为“大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其目的在于推动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社
会改革。 “大中东”包括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以色列、阿富汗、巴基斯坦，该倡议提交给同年 ６ 月

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讨论。 “大中亚”（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的概念与此相关。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美国霍

普金斯大学中亚问题专家斯塔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Ｓｔａｒｒ）进一步提出“大中亚计划”，建议美国以阿富汗为中

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

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为了推动计划的实

施，２００６ 年 １ 月，美国国务院甚至调整了内部机构设置，把原属欧洲局的中亚五国纳入新设的中亚南亚

局［４７］２１。 另一个类似的词汇是“印太”，它取代了原来国际上普遍使用的“亚太”，指印度洋 － 太平洋地

区。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访问亚洲期间，提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说法，此后“印太战略”成为美国全球战

略的核心。 上述地区成为后冷战时期新的“地区安全复合体” ①。
第三，跨越传统界线的区域组织或合作机制。 冷战结束后，区域组织完全超越了以往以陆地、文化

和发展水平邻近或同质划界的情况，包括以下类型：其一，依据内海和大湖建立的区域组织，如黑海经济

合作组织（１９９２）和里海沿岸国家首脑峰会（２００２）。 其二，“南北型”区域一体化组织。 如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１９８９，包括太平洋沿岸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北美自由贸易区（１９９４，包括美、加、墨三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２０１６，后改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２０２０，东盟十国及中、日、韩、澳、新 １５ 国）等。 其三，发展中国家跨区域组织。 最典型的是金砖国

家国际合作组织（２００６）和上海合作组织（２００１）。 其四，一个区域组织与特定的区域外国家的合作机

制。 如欧盟 －地中海伙伴关系（１９９５）、欧盟与一些地中海国家的联系协定（２００２ 年以来）、东盟“１０ ＋
３”（１９９７，中、日、韩 ３ 国）和“１０ ＋ １” （２０１６，中国）。 其五，一个区域组织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
如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２０１０）。 其六，多个区域组织的联合。 如东盟 － 中国 － 海合会峰会（２０２５）。
其七，一国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自贸区。 如美国与以色列、约旦签订的自贸协议，中国与格鲁吉亚、冰
岛、秘鲁、澳大利亚、瑞士等国的自贸区协定。 其八，一个区域组织吸收区域外国家。 如欧盟吸收塞浦路

斯入盟，土耳其等为候选国。
第四，冷战思维继续影响区域的发展。 尽管苏联已经解体，华约也已解散，但西方政治家的冷战思

维依旧，继续对俄罗斯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堵、打压。 北约不但没有解散，反而持续向东欧和

独联体国家扩员，封堵俄罗斯。 欧盟虽然不是军事组织，但对俄罗斯怀有敌意，其扩员战略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而拥有庞大军队、人口众多却不属于基督教文明的土耳其始终无法入盟也反映出欧盟观念的僵

化。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 ２０２１ 年成立的奥库斯（ＡＵＫＵＳ，简称澳英美联盟），其主要目标是推动成员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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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务合作，包括英美为澳大利亚制造八艘隐形核潜艇，从而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围堵。 ２０２４ 年，日本宣布

加入奥库斯联盟，韩国也开始讨论加入的必要性。 也是在 ２０２１ 年，美、日、印、澳建立了名为“四方安全

对话”（ＱＵＡＤ）的非正式战略对话机制，其目标是通过多边合作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

导的地区秩序。 ２０２２ 年，美国等 １３ 个亚太国家宣布建立“印太经济框架”（ＩＰＥＦ），以便完成“提高供应

链韧性与安全”的贸易谈判，其实际目的是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孤立中国。
第五，欧盟从区域组织走向超级国家。 本阶段，欧盟不断升级内部合作，成为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程

度最高的国家集团。 １９９２ 年，《欧洲联盟条约》签署，次年生效，欧共体演化为欧洲联邦，更名为欧盟。
２００２ 年，欧元开始流通。 ２００９ 年，《里斯本条约》生效，欧盟正式取代欧共体。 同时，欧盟持续扩大，吸
收了一批中立国和东欧国家，包括奥地利、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 但英国于 ２０２０ 年脱离欧

盟。 随着经济层面的合作持续深化，欧盟的一体化建设逐步向外交、安全、司法、内务等领域拓展，它发

展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国家。 然而，欧盟也面临着一些深刻的内部矛盾和问题，包括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凝

聚力和公民对欧盟的认同问题、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与超国家之间的矛盾、欧洲成员国之间、机构和成员

国之间利益纷争、欧盟成员国及其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长期失衡等。
第六，“殖民区域”的痕迹继续存在。 首先需要提到的，即上文涉及的英联邦。 其包括摆脱英国统

治而独立的主权国家和附属国，由英国国王担任英联邦元首及一些英联邦王国的国家元首。 英联邦不

设权力机构， 各主权国家均自愿加入，也可随时退出。 英联邦成员国可以享受与英国的特殊贸易措施，
成员国也可以在金融、国防、教育、技术、科研、法律等领域展开合作。 英联邦国民有权移居英国，居住在

英国的英联邦公民至今仍享有某些选举特权。 另一个类似组织是法兰西共同体，是 １９５９ 年由法国与原

法属非洲殖民地国家建立的特殊组织，其成员国在对外政策、国防、货币、战略物资政策等领域开展合

作。 １９７０ 年改组为法语国家组织，成员国扩大到加拿大、越南等国。 还有两个与法国有关的纯粹的经

济区域组织是非洲法郎区。 其中一个在西非经济货币联盟（１９９４）内，其非洲法郎（ＦＣＦＡ）为“非洲金融

共同体法郎”；另一个在中非货币区（１９７２），其非洲法郎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
第七，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的发展并行。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和乔治·劳森（Ｇｅｏｒｇｅ

Ｌａｗｓｏｎ）认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超级大国的缺位以及世界性大国和区域性强

国的崛起，预示着国际秩序的区域化倾向” ［４１］２６５。 二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的逐渐

衰落及其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日趋弱化，发达国家日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其突出表现是世贸组织

于 ２００１ 年发起的名为“多哈回合”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失败。 多哈回合谈判的宗旨是促进世贸组

织成员削减贸易壁垒，通过更公平的贸易环境来促进全球，特别是较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 然而，有关

谈判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农业补贴、关税削减幅度及市场准入规则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而陷入僵

局，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正式终止。 多哈回合谈判的终止凸显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深层危机，从内部看包括多

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受到侵蚀、缺乏较强的约束机制、决策机制与程序缺乏民主和透明度，而外部的

挑战之一就是区域主义的发展，因为区域主义的发展使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受到损害、增加了多

边贸易体制的潜在成本、造成贸易转移问题及使区域贸易谈判占用了大量的谈判资源［４８］４５ － ４７。 因此，多
边贸易体制的危机与区域主义的发展相互推动。

三、结　 论

综上所述，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区域的内涵及其与国别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很明显，帝国的兴

起及其推动的经济文化交往和文明变迁为区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证明了人文因素在塑造区域方

面发挥了与地理因素至少同等重要的作用。 而近代以来，区域与国别的这种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化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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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这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和大航海运动开启之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

而逐步实现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国家从欧洲发展为整个世界的通行国家模式，国际法的制定、亚
非拉国家的独立和联合国的建立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从当代国际政治的演

变中依然可以窥见传统区域的痕迹，如“乌玛”概念对伊斯兰国家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影响。 二战后，
全球化与区域主义并行不悖，而近年来双方关系的变动不居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生动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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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ｒ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ｄｅｏｌ⁃
ｏ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ｒａ，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７６·黄民兴等：论区域国别学视域下“区域”的形成与历史演变


